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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劇《大狀王》繼於上海、北京完成巡演後，現正回到香港展開第三
度公演。日前本劇舞台設計團隊——舞台美學指導黃逸君、布景設計張正
和及燈光設計楊子欣接受《大公報》訪問，分享創作理念與舞台細節。他們
亦展示如何運用雙層轉台、燈光與色彩，營造公堂、回憶乃至「心理煉獄」
等場景氛圍；同時講述在巡演過程中，因應不同劇院條件作出的調整，以
及處理突發狀況的經驗。設計團隊表示，每一個舞台機關與光影變化都與
劇情及音樂緊密結合，不僅呈現故事情節，也呈現人物心理的真實。

大公報記者 郭悅盈（文、圖）

幕後匠心打造
《大狀王》視聽想像

機關呈現角色心理 燈光布景蘊含巧思

在《大狀王》中，那個如同命運羅盤
般不斷旋轉的雙層舞台，無疑是整個視覺敘
事的靈魂。巨大的圓形轉台之上嵌套一個可
獨立運作的方形轉台，兩者的精密協作，幻
化出公堂、回憶、水下世界乃至 「心理煉
獄」 等情景。

雙舞台設置替代寫實
創作之初，團隊就確立了一個明確方

向：擺脫傳統古裝劇寫實堆砌的窠臼，轉向
更具現代感與象徵性的極簡風格。黃逸君在
示範操作時解釋道： 「我們最重要的決定，
就是 『抽空』 （留白）。舞台不是倉庫，不
是把所有東西搬上去就叫設計。我們要用最
少的元素，去激發觀眾最大的想像力。」

這種理念在 「報應」 一幕體現得淋漓
盡致。童年的阿細與方唐鏡跌入水中，命運
驟然轉折。張正和回憶，團隊在討論這場戲
時， 「大家（的）共識就是 『不能寫實』 。
電影裏可以拍真落水，但舞台要追求意象與
象徵。」 於是，真水被 「抽掉」 ，取而代之
的是轉台的運動。黃逸君補充： 「 『掉進水

裏』 給了我們最關鍵的啟發。當圓台旋轉、
方台錯位時，那種天旋地轉的離心感，能讓
觀眾身臨其境，比真水更能代入角色內心。
舞台機械本身就在替演員 『演戲』 ，告訴觀
眾 『他正被命運的漩渦吞噬』 。」 因此，雙
轉台不僅是舞台機關，更是一個精準的敘事
儀器。每一次旋轉的方向、角度與速度，都
與故事、音樂、情感緊密相扣，定下了整個
舞台設計的基調——不是呈現現實，而是
呈現心理的真實感受。

燈光色彩傳達情感記憶
在雙轉台與留白之外，顏色的選擇同

樣是舞台設計的關鍵難題。張正和坦言：
「其實我們沒有用太多顏色，大多時候都是

盡量節制。顏色一旦太多，就會把觀眾的注
意力帶走。」 其中特別具有代表性的，是劇
中反覆出現的一抹綠色。在 「報應」 一幕裏
曾出現過的深綠色，到 「終審」 一幕當童聲
響起時再次浮現。 「它象徵着倆哥們的情
感，隨着故事推進而出現或消退。」 這樣的
設計，正好呼應劇中的金句—— 「有幾多

邂逅，會終生也未忘
記」 。燈光的色彩成為一種
情感記憶的載體，讓觀眾在故事的關鍵時
刻，因為顏色的重現而被牽引，體驗到角色
之間難以抹去的牽絆。

如果說整體設計勾勒出舞台的骨架，
那麼細節上的打磨則讓它真正鮮活起來。從
椅子的木質色澤，到燈光下微妙的偏啡色或
透亮，都經過一次次調整。 「我們試了很多
輪，才找到那個既能暗合東方氣質，又能在
燈光下變化的色彩。」 黃逸君表示，所有色
彩設計都與音樂及 「舞台cue（指令點）」
嚴密相扣： 「有時候四秒就要轉一次色，跟
演員、音樂、舞台動作全部同步，這是最需
要處理、也最容易出錯的地方。」 在一些經
典場景中，舞台高度、燈光與布景層次都經
過精心安排。例如被迫嫁給 「肺癆鬼」 的秀
秀一幕，光影與布景的交錯，不僅塑造了壓
抑氛圍，也強化了角色內心的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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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
不是靜態的藝

術品，它亦要面對
不同的環境與現場變數。隨着《大狀王》展開巡演，舞

台設計也迎來新的挑戰。由於各地劇院的規模與結構差異巨
大，轉台與燈光效果都需要靈活調整，往往要在原有基礎上進行

近一半的修改，以確保呈現效果與故事氛圍一致。這意味着團隊不
僅要反覆測試舞台尺寸，還要重新設計燈光路徑，力求在不同空間裏
保持作品的完成度。

舞台的不可預測性，曾帶來驚險時刻。在北京站的一場演出中，
布景某一部分突然卡住並損壞，演出一度面臨中斷的危機。楊子欣回
憶道： 「關鍵時刻，技術人員立即衝上台搶修布景，舞監則第一時間
通知演員調整走位。」 團隊協作緊密，臨場反應也相當迅速。事後
有觀眾反饋，雖然肉眼能看出舞台有些異常，但整體效果並未受
到明顯影響。回想起這一幕，楊子欣坦言當時緊張到落淚，
但更多感受到的是團隊默契帶來的力量： 「大家萬眾一

心，才讓演出能奇跡般地延續下去。」 正是這份
齊心協作，讓舞台在挑戰中依然完整呈現

故事。

團隊協作應對突發狀況

來自遼寧
的李小姐是《大狀

王》的鐵桿粉絲。自2022
年透過網上片段認識這部音樂劇後，她便深深着迷。疫

情結束後，她幾乎 「場場必到」 ，今年更追隨演出走遍上
海、北京與香港，一場不落。

李小姐坦言，為追看這部作品已投入將近三萬元人民幣，但覺
得完全值得： 「因為每一場都有新的驚喜。」 她並非單純 「看戲」 ，
而是帶着研究的心態欣賞，會記錄不同場次中演員的細微變化——例
如北京7月17日那一場，劉守正飾演方唐鏡時流露出少見的脆弱；7月
19日下午，丁彤欣演唱《雪地寒山》時帶着哭腔，令她印象深刻。
「不同演繹，會讓同一個故事有不同的重量。」 她亦會刻意選擇不同
區域的座位觀賞， 「前排能細看表情，後排則能觀察整體舞台。」

除了觀劇，李小姐同樣熱衷於收藏 「粉絲應援物」 ，例如角
色立牌、透卡、插畫等。採訪當天，她展示了一個 「秀秀打小
人」 的旋轉擺件，秀秀的手可轉動，營造出 「無影手」 效

果，令她愛不釋手。在她看來，《大狀王》並不是
快餐式娛樂，而是 「一場期待已久的盛

宴」 。

「場場必到」的粉絲

▲粉絲應援物 「秀秀打小人」 。

▲

李
小
姐
追
隨
演
出
走
遍
上

海
、
北
京
與
香
港
，
一
場
不

落
。

▲《大狀王》舞台設計的特色是留白。圖為 「報應」一幕舞美的示範過程。

責任編輯：邵靜怡 李兆桐 美術編輯：劉國光

孫犁與《大公報》的情緣
侯 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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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咸知，孫犁是著名作家。由他開創的
「荷花淀派」 ，雖然他本人並不認可，但在當

代文學界卻得到普遍的認同，理論界也多把研
究視角聚焦在孫犁的文學成就上。殊不知，孫
犁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在辦報辦雜誌。因
此，我在《報人孫犁》一書中，在作家身份之
外，將其同時定位為一位報人。這絕不是刻意
標新立異，而是實事求是地還原孫犁先生文學
與新聞雙軌並行的 「文章功業」 。

事實上，孫犁自青年時代就與報紙結下情
緣——他在《寫作漫談》一文中，曾這樣回
憶： 「我住在石駙馬大街的一個小公寓裏，所
過的生活，形式上頗類似一個作家。我也給報
紙投稿。」

查檢《孫犁年譜》，我發現選登這些孫犁
早期試水之作的報紙，正是天津《大公
報》——

1934年4月26日，《大公報》副刊《小公
園》刊發了孫犁的詩歌《我決定了》，署名芸
夫。

1934年10月25日、26日，孫犁的《故都
舊書攤巡禮》分兩次刊發於《大公報》第13
版。此文見報時漏掉署名。27日，《大公
報》特意刊登《本刊小啟》，說明《故都舊書
攤巡禮》為孫芸夫君所作，因編輯疏忽，漏登
署名，特為補志。

1934年11月29、30、12月1日，《大公
報．本市附刊》連續刊發孫犁的文化見聞錄
《北平的地台戲》，署名芸夫。

這是孫犁在北京居停期間，使用孫芸夫或
芸夫為筆名，在《大公報》上發表文章最為密
集的一個時期。雖然此後辭職回鄉了，但在他
的心裏，對《大公報》依舊心心念念。他
1982年曾寫過一篇《報紙的故事》，回憶他

在這段 「鄉居」 期間，渴求家人給他訂一份
《大公報》的往事： 「一九三五年的春季，我
失業家居。在外面讀書看報慣了，忽然想訂一
份報紙看看。這在當時確實近乎一種幻想，因
為我的村莊，非常小又非常偏僻，文化教育也
很落後。例如村裏雖然有一所小學校，歷來就
沒有想到訂一份報紙。村公所就更是談不上
了。而且，我想要訂的還不是一種小報，是想
要訂一份大報，當時有名的《大公報》。」

當時的《大公報》是一份全國性大報。孫
犁說： 「我認為這是一份嚴肅的報紙，是一些
有學問的，有事業心的，有責任感的人，編輯
的報紙。」

彼時的孫犁年方22歲，雖然失業在家，
但他的眼光很高，志向很大，單從讀報而言，
即可看出他的閱讀品味。 「我認為《大公報》
上的文章好。它的社論是有名的，我在中學
時，老師經常選來給我們當課文講。通訊也
好，有長江等人寫的地方通訊，還有趙望雲的
風俗畫。最吸引我的還是它的副刊，有一個文
藝副刊，是沈從文編輯的，經常登載青年作家
的小說和散文。還有小公園，還有藝術副
刊。」

時隔多年，孫犁對這份報紙的版面設置、
風格特色，依然如數家珍，可見他確實是《大
公報》的一個忠實讀者，用今天時髦的說法，
夠得上一名 「鐵粉」 了。孫犁先把訂報的心願
向新婚的妻子透露了，他知道妻子有一點私房
錢，他想讓妻子 「借給」 他三元錢，先訂一個
月的報紙。但妻子一句： 「你花錢應該向咱爹
去要，我哪裏來的錢？」 就把他 「懟」 了回
來。

在妻子面前碰了釘子，他只好硬着頭皮去
向父親要。父親沉吟了一下說： 「訂一份《小

實報》不行嗎？」
《小實報》是當時北京出版的一份市民小

報，屬於孫犁不屑一顧之類。他沒有說話，就
退了出來。

父親還是愛子心切，當天晚上就答應了，
說： 「願意訂就訂一個月看看吧，集晌多糶一
斗麥子也就是了。長了可訂不起。」 在鎮上集
日那天，父親給了他三塊錢，他轉手就交給郵
政代辦所，匯到天津去，同時還寄去兩篇稿
子。

從這一天開始，那家遠方的報紙，成了孫
犁每日的牽掛。報紙送來了， 「我坐在柴草
上，讀着報紙。先讀社論，然後是通訊，地方
版、國際版、副刊，甚至廣告、行情，都一字
不漏地讀過以後，才珍重地把報紙疊好，放到
屋裏去。」

不過，妻子比較關心的還是他的稿子，有
一天問他： 「有了嗎？」 孫犁明知故問： 「有
了什麼？」 「你寫的那個。」 孫犁回答： 「還

沒有。」 一個月的報紙看完了，孫犁的
稿子沒有登出來，他心裏有一點小小的
失落。但他卻捨不得把報紙丟掉。這一
年夏天雨水大，孫犁結婚時裱糊過的屋
子，頂棚和壁紙都脫落了。妻子跟孫犁
商量： 「我們是不是也把屋子糊一下，
就用那些報紙。」 見孫犁有些遲疑，妻
子就進一步說服他： 「你已經看過好多
遍了，老看還有什麼意思？這樣我們就
可以省下塊數來錢，你訂報的錢，也算

沒有白花。」
孫犁聽妻子講得很有道理，就同意把舊報

紙派上新用場── 「我們就開始裱糊房屋了，
因為這是我們的幸福的窩巢呀。妻刷漿糊我糊
牆。我把報紙按日期排列起來，把有社論和副
刊的一面，糊在外面，把廣告部分糊在頂棚
上。這樣，在天氣晴朗，或是下雨颳風不能出
門的日子，我就可以脫去鞋子，上到炕上，或
仰或卧，或立或坐，重新閱讀我所喜愛的文章
了。」

喜歡讀報的人，世上有很多；喜歡《大公
報》的讀者，世上也有很多。但像孫犁這樣
「珍視」 乃至 「仰視」 報紙的讀者，大概世間
罕見吧。

如今，我們追尋着孫犁的足跡，不惟看到
了一個作家的成長之路，也同時看到了一代報
人的非凡歷程。而這一切，其實都與那些糊在
屋子頂棚上的《大公報》，有着最初的密切的
關聯。

◀1934年10月25日《大公報》上刊發
的孫犁《故都舊書攤巡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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